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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塔拉之旅
故事 2: 第 2 集

对于访客来说，这趟旅程可不容易。跨坐在驼背上，距离沙漠地面得有十英

尺，骆驼每行进一步，访客都几乎失掉平衡，尤其是在攀爬沙丘时。时间已近黄

昏。身旁的两名女子和一名男子是她的邀请者，他们正护送她去往的地方，住着

他们敬爱的老师，年纪和她相仿。

为了保持舒适，驼队只会在夜间行进。凌晨 2 点到 6 点，沙漠气温会骤降，

无风时只是阴冷，一旦起了风，温度就变得刺骨寒冷。早 8 点到晚 8 点，也非

沙漠旅行的好时段，即使是对骆驼，更别说人类了。只有夹在这之间的这个时段，

气温才是宜人的。

晚 9 点至午夜，是驼队最钟爱的出行时间，至少夜空无云时是这样。当星星

探出夜空，尤其是月亮至少半圆时，夜里人们也能看得异常清楚。在沙漠的游牧

民族眼中，星星就是导航的信标。

男子停住骆驼，抬起一只手臂。“你们听到了吗？”

其余两头骆驼也停下来，静静聆听。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哀鸣声，好像是一只

痛苦的动物。

“你觉得是什么？”其中一名女子问道。

“可能是一头山狮，”男子提议道“或者，可能是山羊……”

“那必须得是一只非常大的山羊。”女子压低声量，话语中却隐藏着一种莫

名的笑意。

“我猜它就在那座沙丘后面。”男子指向左侧的沙丘说道。他的骆驼跪了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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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男子翻身下地，提起步枪朝着他指向的沙丘顶走去。“我去看看。”

天空依旧是美丽的紫-蓝色。银河的星星们将脸颊紧紧地贴着大地。

“我也去。”访客说道。

“可能会有危险，”一名邀请者回应道。“跟我们一块儿，待在驼背上。让

我们看看他会发现什么。如果是山狮，就让我们别给它攻击的机会。山狮不会攻

击骆驼，我们是安全的。”

访客从骆驼的一侧优雅地滑下，无声无息地落到柔软的沙子上。“我的好奇

心胜过了服从性。非常抱歉。”说着她就跟随男子的方向走去。其他两名女子也

从驼背上翻下来，紧跟上访客。“等等我们！”

访客放慢脚步，但仍朝着男子的方向，继续行进着。

爬向沙丘顶部时，哀鸣声明显变得更为震耳，也让他们更为地不安。那是一

种悲伤的声音，无尽的天空和辽阔的沙漠将这悲伤放大了许多。

男子已抵达丘顶，向后挥着手，示意女人们靠近。等她们来到身旁，男子指

向两座沙丘间的最低点，沙丘交汇处是一大片突岩。在那里，突岩顶部凹出的小

山坪上，卧着一只山狮。

“它一定受伤了，”男子说道，“看上去非常痛苦。”

“它的痛苦出自这儿，”访客指了指自己的心，“那并非身体的疼痛。”

“好吧，无论是什么，我们都该跟这里拉开距离。如果那只山狮是因为营养

不良而痛苦，它或许会将我们当作晚餐。最好还是回去骑上骆驼。”

回身离开时，他们才发现访客不见了。“她去哪儿了？”其中一名女子问。

“她在那儿！”男子指着访客道，后者正朝山狮的方向走去。“危险。”男

子压低声音吼道，随后低声继续喊道。“如果还想活命，就马上回来！我真地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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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会用这把步枪……尤其还在晚上，从这个角度，面对一只饥饿的狂奔山狮。”

访客继续走着，转过头说道。“我对学习的兴趣胜过了离开。而那”她指着

山狮，“就是我的下一个课程。”

走近山狮时，访客双臂平举，手掌打开，以示没有武器。山狮调整了一下姿

势，面朝向靠近中的访客，哀鸣声渐渐平息下来。

访客停下脚步，坐到沙地上，抬头望着山狮，以朋友的身份，跟它说起话来。

“为什么你在哀鸣？”

“我猜，我是想得到关注。”山狮回答道。

“为了什么目的？”访客问。

“厌倦了吧......我猜。”

“为什么厌倦？”

“因为我的伴侣不见了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“他离开了，我不知道他是被杀死了，受伤了，还是迷路了，或者只是找到

了新伴侣。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况，这让我倍感凄凉......所以才会哀鸣。”

“你的伴侣失踪多久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很久了吧。”

“你感觉自己释放完悲伤了吗？”

“不。怎么可能？我伴侣的去向都还没有确切答案。”

“有些事你不得不让它留在神秘中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是全体事物，正如我们也是单个身份——具体到你，一头沙漠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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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狮。”

“一头饥肠辘辘的孤独山狮。”母狮插话道

访客笑了笑，保持沉默。

“我察觉到，我不仅是一只山狮。我知道我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"

"那么，你看到大自然是如何适应性地改变，然后继续前行的吗？"访客说道。

"是的……"

"那你已经学到了‘悲伤’要带给你的课程。为什么不试试新的课程呢？"

母狮叹了口气，接着大笑起来。"新课程，我又不是个孩子。"

"你跟我并无不同。你不是一个孩子、一个成年人、一头母狮、一个女人，

你并不是这些，你知道这一点，我也知道。所以，是时候继续前行了。容许自己

去穿越新的体验和表达。正是通过这些，你才荣耀了你的生命和周围的生命，包

括大自然。如果你容许自己被卡在一个课程里，你不过只是在课程的边界内拉长

着时间。这是一种选择。它始终都是一个选择。"

"如果我不是一头山狮，那我究竟又是什么？"母狮问道。

"你是‘我们’，正如‘我们’是你。"

"‘我们’是谁？"

"大自然。"

"所以大自然是我，而我是大自然……这就是你要说的吗？"

"你两者皆是。你的‘我’部分是你，你的‘我们’部分是我们。而我们是

全体。全体是大自然。大自然则被抱持在那‘不可知’里，‘不可知’这个词，

就是定义那抱持者的唯一正确的名字。"

"但依旧地，即便我同意你的说法，我还是一头没有伴侣的山狮，而你刚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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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的知识......它无法改变这个现实……也改变不了我的心情。"

访客欲言又止，举起了食指。"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改变了你的现实，关键在

于你是否决定去改变你的现实。这始终取决于你的选择。我所做的仅仅是提醒你

这一点。有时候，如果将生活看作是关于‘个体与全体’的课程，而非某种苦涩

命运，或是你所遭受的惩罚性损失，你就会更容易继续前行。"

"为什么？这会带来什么不同？"

访客顿了顿，但依然擎着食指，就仿佛它完全独立于她的思维，正指向着某

个天体。"因为，我们化身进任何形式，都是为了学习。而学习永远都是新的，

它不会重复。重复是一种模式化控制。学习则是一门艺术，在你的实相范围内持

续地进化着。它是完全不同于控制的。‘模式化’会调用大脑和身体内的记忆。

学习则会调用想象力和直觉——头脑和心脏——去生出一种改变，就仿佛这 2

者是同一个意识，被设置在这个时空实相内来学习和发光。

"如果将自己关进了命运或惩罚的笼子，‘你之所是’身份的规模就被限定

在了笼子里。正是这种削弱，导致了你的挣扎和无望。不是吗？"

"或许，部分是这样，"母狮答道。"我的感觉是，失去了伴侣就失去了一半

的我。无论多少学习，都无法消除这种空洞感……消除掉我在内里感觉到的这个

凹陷空间。"

"那就别消除它。去迁移向新的课程，以此来荣耀它。你在这里活出着你自

己，大自然在你面前活出着它自己，你可以转身离开无视大自然，陷入‘失落’

的记忆中，你也可以拥抱它，学习去进化向‘个体，众体、全体意识’。你无法

同时活出这 2 件事。如果你选择拥抱大自然，大自然也会拥抱你。"

"怎么拥抱？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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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它会引导你进入下一个课程。它会经由新的经历逐渐填补起那个空虚的空

间，填入新的体验。"

"如果我不想要下一个课程呢？"

"那你只需转身无视。"

"是我在作选择？"

"是的。"访客点了点头。

"你要么活在自己创造的笼子里，要么进入下一个课程。等待着你的新事物

会进入空洞，填补上它。所需要的全部就是时空，以及我们迈步向前的欣然，走

出这空虚，拥抱大自然，拥抱它之所是的全体，容许它的魔力和数学般的精确性

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效。"

"大体上讲，就是给予它‘许可’？"母狮说道。

"也许不是‘许可’，而比较是搭档关系。"

"我怎么可能成为‘全体’的搭档？对于那全体之物，我这微不足道的小小

生命又有什么价值？这完全说不通。"

无论是因为手臂累了，还是那天体不知何故消失了，访客的手突然落下，落

到膝盖上，握住了另一只手。

"大自然的复杂性，对于我们的感官和智能而言是不可理解的，"她说道。"

即便我们的想象力和直觉天性也无法去理解。我们老是爱将自己的能力投射到大

自然上，相信它跟我们一样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无论如何，大自然跟我们‘全

体’都是相互依存的。这就是它的复杂之处，也是它在每一个维度都是无限的原

因。"

"这又如何回答了我的问题呢？"母狮问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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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客站起身来。"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。而你则决定着‘我是如何回答的’。

"

说完，她转过身去，准备离开。

"等等……等等……等等。"母狮站了起来。"你要去哪里？你是我遇到的第一

个与我交谈的人类。我希望你留下来。"

访客继续向她的邀请者们走去。母狮爬下突岩，一跃扑在沙漠的沙地上，朝

着访客奔来。男子举枪瞄住奔跑的山狮，访客赶忙举起一只手臂。“别开枪！”

访客回过身，面向母狮，后者急停下来，开始来回踱起步子，偶尔地瞥上访

客一眼。"你来到了我的身边，然后又要离开我，"母狮说道。"甚至当我告诉了

你，我内在的空洞之后。你这样做有多么残忍，你没看到吗？"

"我是你的下一个课程，而你也是我的。我完成了我的课程，如果你还没有

完成，那是你的选择，但不要因为我继续前行而说我残忍。我祝愿你一切都好。

我对你唯有良好的意愿。我将你视为一位新结识的朋友。这又怎么会是残忍呢？

"

母狮继续踱着步。"你有一个朋友正拿枪直指着我。"

访客转向男子。“拜托，求你了，放下枪。”她的声音坚定而果断。

男子的手臂慢慢降下，步枪也随之放下。

访客转向母狮。“我无法控制我的朋友，但你能看到，我听从了你的话。”

母狮停止踱步，蜷起后腿，坐了下来。“你真想知道是什么在反复折磨我吗？

每一次的呼吸，它的指责之手都会指向我。”

"是什么？"访客问道。

"我没有告诉我的伴侣我真正的感觉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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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客保持着沉默，面对母狮，坐了下来。

"我告诉他，我爱他。我告诉他，他是生命的中心。我告诉他，他是我最亲

密的朋友，但我从未告诉他我的真正感觉：我害怕他消失后带来的空虚。死亡和

死亡的过程——无论是他的还是我的——已经如此鲜活地充斥了我的生命，以

至成为了我唯一的恐惧。这成了我全部的恐惧，直到他真正消失了，我才意识到

自己从未告诉他这一点。"

"也许你给语言附加了太多的重要性，"访客轻声说道。

"语言？"

"他知道你的感觉，"访客说道。"他也感觉到了你的感觉。时空中的全体生

命都感觉到了它，因为时空分割了‘我们之所是’的本质，我们直觉地知道这一

点。时空将我们分割成了碎片，我们则以碎片而非完整体的身份四下彷徨着。而

且显然，这碎片还是暂存的。或许在儿时，我们并未留意到这个，但在生命的某

个时点，我们体认到了自己的有限性，从那时起，这感觉就不断增长着。

“在任何一段让我们找到安慰的关系中，我们都知道，时空终将介入并强迫

这种关系结束。结束即是我们的恐惧。我要告诉你的全部就是，‘结束’可以成

为困住你的笼子，也可以成为通往新奇迹的发射台。"

母狮第一次凝视进访客的眼睛，"也许你是对的。我会思考下，去感觉感觉

什么会对我有用。"

访客站起来。"现在我们必须离开了。很高兴认识你。也许在旅途中，我们

还会再次相遇。"

母狮也站了起来。"你要去哪儿？也许我可以跟随……"

访客转向邀请者们，他们就这么看着，敬畏于她如此平静地面对着一头几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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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就能杀死她的野兽。"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，你会遭到猎杀的。"

"在这里，我也会被猎杀。

"你吃掉了我们养殖来喂养自己的食物。我们就会视你为竞争者，而非大自

然的一个重要部分。"

"我理解，但这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世界，我们不

得不进取且机敏，否则就会灭亡。"

访客转向邀请者。"拿些我们的食物来吧，我们可以分享给它。"

其中一名女子跑向骆驼，去收集食物。

"你要把你们的食物分享给我？"母狮问道。

"我们有足够的食物。"

"谢谢你。你们还有水吗？"

"请，带些水过来！"访客大声喊道。

"我没预料过这个......"母狮茫然地喃喃自语。

"你看到奇迹是如何找到你了吗？"

这个硕大的黄褐色头颅歪向一侧，陷入了内省。“......我......我......孤独地生

活在沙漠中.......哀鸣着......然后......然后你找到了我？”

"正是因为你的哀鸣。你在表达你的悲伤。我们找到了你。我走上前来是因

为我不恐惧你，也不恐惧你的悲伤。这是因为我将你视为我的一部分，所以我能

够向你敞开，为你服务，与你共情。这就是大自然将它自己连接上它自己的方式。

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大自然，我们就能找到和谐、惊叹、敬畏、意义深远的

片刻，以及一种感知，感知到生命在如何地进化向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；

感知到这个进化故事又如何纺线般地编织进了每一个生命的体验中，以每个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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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有的方式。"

一名女子拿着食物走过来，递给访客。访客接过食物，在地面铺上桌布，放

上食物，然后倒了一碗水。在访客准备这个微小盛宴时，山狮小跑着靠了过来。

"就让我跟你们一起走吧，"母狮说道，“跟你们的族人在一起时，我会对自

己的安全负责的。"

"不，"访客语调强烈地说道。

"为什么？"

"我不想看到你的死亡。尤其不想自己成为它的致因。"

访客向后退去，简单地宣布道：“为你准备好了。”

母狮小心翼翼地迈步向前，但也满怀着对食物和水的巨大期待。食物的香味

和模样已经唤醒了她的感官。她飞快地吞食了食物，喝光了碗里的水。“谢谢你，”

母狮说着转过身，走向巢穴的方向。

“谢谢你，”访客微微鞠躬道。

母狮停住脚步，回转身来，面朝着访客，后者正在原地，收拾着桌布和空碗。

"你的友善将不会被遗忘。在我的未来，你的话语声会一次次，因着友善和尊重，

被我记起。你是对的，我需要尽我所能地找到我的同类，跟他们在一起。祝福你

好运。”母狮转过身继续走向自己的巢穴，在那里她会得到休息，或者还能做一

个梦。

邀请者们惊异地望着母狮大步穿过沙地，走向属于它的陡峭岩壁和隐蔽巢

穴。现在，母狮的消失带回了勇气，他们跑向访客。“怎么回事？你是‘动物交

谈者’？"其中一名女子问道。

"有时候是。"访客答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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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们聊了些什么？"男人略带喘息地问道。

"她又孤独又饥饿，这可是生活中最糟糕的组合之一了，因此，就像这样处

境的任何人一样，她为着自己的境况而哀鸣"。

"那你同时解决了她的孤独和饥饿，还是仅仅是饥饿？"女子问道。

"她自己解决了这些，"访客答道。"我只是在提醒她"。她分别看了看三位邀

请者。"我们可以走了吗？

三人点着头，仍然震惊于亲眼见证的这一幕。

他们一路爬回了沙丘顶部，骆驼站了起来，发出一阵嘶鸣，明白一趟新旅程

即将开始。

稳坐回驼背上，他们悠悠地向沙漠深处行进。其中一名女子转回身看向访客，

仿佛在确认她依然跟他们在一起。

访客看上去是如此奇异的混合体，她的身体中混合着一个不可见的临在性，

像一个友好而强大的精灵，就这么突然现身于他们面前。“她如何化解了自己的

孤独感呢？”

访客眺望着眼前的辽阔，黑毯之上是成片的星光，黑毯之下是广袤的沙漠。

“孤独无法被化解。我们是‘分裂’的存在体，因而我们都是孤单的。没有人能

完全自由于这种感觉之外。这就是‘我们之是谁’的身份，憎恨它，就等于憎恨

自己。”

“所以我们要爱它？怎么做到？”

“也无需爱它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访客停顿了一下，见证着一颗流星一笔划过了黑色的画布。“理解，进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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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想象。去理解，孤独就是‘我们之所是’的一部分，我们接受这件事。然后，

我们走向‘众体’，在这里寻求关系。我们会在现实世界中看到这些关系。那不

仅仅是与其他人类的关系，也是跟岩石、地貌、沙漠、风、动物、树木、空气、

星星......以及我们自己的呼吸。‘众体’之众，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”

“每一个事物......？”女子的话语声拖曳进了静默，这是由体认和希望所织

就的。

“这就是为什么它会被称为‘众体’。”访客说道。“我们必须去回忆起，

‘众体’是大自然，而大自然是我们的一部分，我们也是它的一部分。带着这份

理解，我们就能勉力应对孤独，应对这种永远临在着的‘分裂’感。”

“重新想象呢？”女子提醒道。

“我们的想象力并未被调频去识别出一种‘无限性’的关系，尽管我们在自

身‘存在性’的每一个当下里都携带着它。有些关系是熟悉的，比如我们的日常

伙伴或家人，但也有一些在每个方面都是全新的，像是跟一只青蛙或一棵树的关

系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将想象力调频向这些‘无限性’的关系，因为它们是桥梁，

同时鲜活地存在于 2 侧：一个主权体意识和一个积分态意识。

“一侧是‘我’以及‘我’的主权体，另一侧是全部生命亦即‘众体’1，

这 2 方处于一种搭档关系中。我们正在构建一种‘未知’和‘不可知’之物。这

是从未被任何手构建过的。因此，这对亲密的搭档，行走在一条‘无限’道路上。

这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必须去握住的，一旦头脑之眼与心脏之耳持有了这种理解，

我们就能够重新想象我们自己和生命本身。”

“这样做难吗？”

1 “全体生命”不等于“全体”，“全体”是全部存在的总和。全体生命则是作为个体的所有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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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并不比‘不这么做’更难。这仅仅只是一个选择。而选择中永远包含着努

力。实际行动时或许看上去更难，又或许更容易，但‘行动’本身属于时空中的

特定当下，会呼唤你进入那真实体验和表达的新世界。你决定着自己的想象力如

何被调频。是调频向‘分裂’还是调频于全体各式表达间的‘互联’？”

“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需要什么？”其中一位女子问道。

“嗯，去看到，我们全体，以我们自己的方式，都是多么了不起的生物，这

会有所帮助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。然后去看到，我们的差异性正是啮合点，将

我们分别啮合上了我们的整体性。这之后，你只需要选择以这样的视角去‘覆盖’

掉‘分裂’视角：我们是分裂的、机器般的身体和大脑，漫无目的地穿行于时空

中，或是置身于某个超级智能的控制之下。

“我们不是一堆被包裹在我们认同为自己的皮肤里的原子和分子、细胞和神

经元、骨骼和肌腱、肌肉和能量。诞生进时空的这些，最终也会消逝进时空。它

们只是单个生命期的暂存窗口。窗口或打开或关闭，但是‘主权体’才是窗口所

在的那个房子，那个家。这个家在规模上是无限的，可是，我们的一个窗口却将

我们牢牢‘铆定’在了单个时空的外部世界。”

访客顿了顿。“如果我们回转身来，看看‘我们真正所是’的这个家的内部，

如果我们的头脑和心脏达成了搭档关系，如果我们从剑鞘里‘拔出’了我们的想

象力和直觉，如果我们重新学习了‘如何去学习’，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。我们

能够回转身，看向我们的家。这里就是我们永远生活的地方。一旦家被看到，我

们就能将我们的主权体带往任何一扇窗口，我们就能通过我们‘无限性’这个家

的窗口向外望。”

访客说完这些，深深的寂静笼罩了他们，脚下是沙漠之海，头顶是漫天繁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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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个骑行的旅者保持着长时间的静默，直到一片暗淡的光从一座沙丘的边缘处窥

探出来。

“西塔拉就住在那里，”男子话语里满是激动，紧接着变成了喉咙里的喃喃

自语，小声到只有他能听到，“......那将会非常的有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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